
附件2
《丽水市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草案）》

起草说明
《丽水市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我市2018年一类立法计划项目。现就《条例》（草案）起草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立法的必要性

（一）加强遗址保护管理的需要。龙泉窑是中国古代五大名窑之一，有1700多年的历史 ，是中国陶瓷史上窑场最多，分布最广，产量最大，沿延续历史最长、最具代表性的瓷窑体系。大窑龙泉窑遗址，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龙泉窑遗址点多面广，保护范围涉及龙泉市和庆元县3个镇（小梅镇、查田镇、竹口镇），4个片区521.6公顷，有古窑址126处（其中庆元11处），建设控制地带997.7公顷，环境控制区3746.9公顷。保护区内还坐落有多处村落，是一种开放式的形态。多年来，因盗掘、基本建设、村民生产生活、自然灾害等多方面的影响，遗址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害，现存遗址中延续性较好的不足15%。为保护遗址的历史环境风貌及延续性、完整性，处理好遗址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间的矛盾，急需行之有效的专门地方性法规准则，为之保驾护航。
（二）“海丝”申遗的需要。2016年7月，龙泉窑大窑-金村遗址正式入选“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首批遗产点名单。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名录项目必须有长期、充分的立法性、规范性措施，确保其存在和得到保护。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月15日颁布施行了《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管理办法》（丽政令82号），为申遗工作奠定了法律基础，但制定《条例》属于更高位阶的立法支持，是申遗工作的必然需要。
（三）遗址研究利用的需要。大窑龙泉窑遗址自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已有30年，但由于交通以及地理区位等因素影响，窑址整体研究利用的程度不高，利用开发相对滞后。近年在“海丝”申遗工作的积极推动下，利用开发开始有了实质性推进，2017年12月，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址的研究利用对于丽水市发展全域性旅游具有重要意义。由于遗址保护和遗址公园建设项目，涉及征收拆迁、环境修复、土地利用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等复杂问题,急需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明确。
二、起草的相关依据

市政府《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管理办法》及有关政策性文件对有关事项已有相应、明确的规定，该立法项目具备一定的法制基础。《条例（草案）》起草过程中，起草小组查阅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丽水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国家文物局和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13-2035）》（以下简称遗址保护规划）等；《条例（草案）》同时还参考了《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景德镇市御窑厂遗址保护管理条例》《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宁波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办法》《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其他地方的法规、规章。

三、起草主要过程

《条例》起草由市文广出版局负责。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的立法计划安排，文广出版局于2017年10月启动立法筹备工作，组建了立法研究项目小组，制定了立法工作计划、任务分工和工作标准。以国家、省文物管理法律、法规为重点，积极收集国内各省市重要考古遗址和海丝申遗立法的相关资料，组织编制《立法参考资料汇编》两集。立法小组多次赴龙泉、庆元开展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遗址现状、保护情况、存在问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广泛听取和征求所在地文物、公安、水利、环保、法院和乡（镇）、村两委等各相关方面的建议意见，并书面征求市级相关部门的建议意见。

2018年4月，市政府成立专题立法工作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卢彩柳副市长为组长，市级相关单位和龙泉市、庆元县政府及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起草组，市文广出版局局长、市政府分管秘书长分别为办公室主任和起草组组长。市人大法制工委、教科文卫工委和市政府法制办前期介入了相关调研和起草工作，给予了有力指导。5月，市人大戚永远副主任带队专题前往江西省景德镇市和湖南省长沙市进行立法考察学习。省文物局对《条例》立法工作非常支持，省文物局郑建华副局长以及省考古所、省古建院专家参加专题论证会，对《条例》修改提出了指导意见。

市文广出版局通过反复修改，形成了《条例》草案送审稿，9月份报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审查。10-11月，市政府法制办牵头，组织赴龙泉、庆元开展实地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并组织集中审读，对《条例》草案进行逐条讨论和修改完善，形成了目前的文稿。

四、《条例（草案）》主要内容

目前的《条例（草案）》，共34条4800多字，需要说明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立法项目名称。市人大下达原计划为“规定”。在调研起草过程中，基层文物管理机构和文物工作者建议，从形式上，“条例”比“规定”更有影响力。其次，国内文化遗产类立法，基本都是“条例”。比如国内有2个窑址立法均为“条例”，《景德镇市御窑厂遗址保护管理条例》、《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又比如省内《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2012）、《台州府城墙管理条例》等。国内24个“海丝”申遗联盟城市目前出台的立法，大多为“条例”。

（二）关于管理协调机制。由于遗址涉及龙泉市和庆元县，管理协调机制问题，成为《条例》起草过程中反复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为妥善解决两个县（市）以及市级相关部门在遗址保护、管理、研究、利用以及“海丝申遗”过程中出现的系列事项，《条例》草案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以县为主”的原则，在第5条明确市、县、乡、村四级职责的同时，参考《丽水市南明湖保护管理条例》《丽水市饮用水源保护管理条例》和《宁波市革命遗址保护规定》，在第6条设定，市人民政府建立大窑龙泉窑遗址协调机制，指导、协调、研究、解决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管理工作的重大问题，具体由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实施。协调机制方面，目前市政府已经成立“海丝申遗”领导小组，下步，可以此为基础，进行充实完善。

另外，《条例》草案第7条规定，市县两级文物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龙泉市、庆元县人民政府设置或指定的大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负责日常保护管理工作。

（三）关于遗址保护规划。省政府《关于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规划的批复》（浙政函〔2013〕104号）明确，《大窑龙泉窑遗址规划》是实施遗址保护工作的重要依据。省文物局提出，《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规划》经国家文物局和省政府批准，是最高层次的保护规划，建议通过《条例》立法，将遗址保护规划相关内容法制化。为此，《条例》草案第11条明确，“大窑龙泉窑遗址的保护和管理，实行规划保护制度”，并在草案第二章“保护管理”和第三章“研究利用”，重点引入充实了遗址保护规划的内容和措施。

关于规划的修改、变更，考虑到两县（市）的统筹性，《条例》草案第11条明确，遗址保护规划，确需修改、变更的，由丽水市人民政府牵头组织，按规定程序报批。

（四）关于保护区分类管理。浙政函〔2013〕104号批复要求，“严格按照规划确定的保护区划实施管理”。《条例》草案第11-22条，根据遗址保护规划，对保护区分类管理作了规定。具体分三个层面五类：

1.保护范围。①重点保护区，除依法许可建设保护与展示的设施外，不得进行其他工程建设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危害文物安全的作业。②一般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与保护措施无关的建设工程和作业活动，特殊原因，按法定程序报批。
2.建设控制地带。①一类建设控制地带，除市政、交通设施和保护管理、展示利用设施外，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已有的建筑物必须按照遗址保护规划要求进行拆除或整改控制，可以进行原址、原占地范围内翻建，风貌必须符合规划要求。②二类建设控制地带，不得进行影响遗址景观的活动，禁止建设污染环境的工厂、设施，村镇建设活动应当符合遗址保护规划的要求，建筑单体占地规模和高度不得超过遗址保护规划的相应要求。

3.环境控制区。在环境控制区内进行建设活动的，应当符合遗址保护规划要求，禁止一切破环生态环境和天然地形地貌的活动，严格保护水源和自然生态，维持农村乡土田园环境风貌。

（五）关于补偿机制。考虑到遗址保护，特别是正在进行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和“海丝申遗”对遗址风貌环境整治修复的要求，在某些方面限制甚至会损害村民现有的生产生活等权益，《条例（草案）》第9条规定，龙泉市、庆元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补偿机制；第19条规定，对因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造成单位或者个人合法权益损失的，所在地县（市）人民政府依法给予补偿。
（六）关于研究和利用。大窑龙泉窑遗址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多样的文化类别，在传承南方青瓷文化、窑业生产及其相关工艺等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和历史教育利用的价值，但结合目前情况，大窑龙泉窑研究利用、展陈系统薄弱，故《条例（草案）》设置了研究利用章节，对科学研究、展示利用、展示宣传、旅游开发、非遗保护作了规定。

（七）关于禁止行为和法律责任。《条例（草案）》30条明确，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不再重复设定。同时结合上位法授予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限，针对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保护要求，及现实中存在改变遗址环境地形地貌现状的突出问题，《条例（草案）》第31条增设了相应的行政处罚条款，明确“在大窑龙泉窑遗址保护范围内，采石、采砂、取土、采挖林木、挖建沟渠池塘、平整土丘和深翻土地等改变遗址环境地形地貌现状的，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可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另考虑到遗址保护现实的需要，针对《文物保护法》66条规定的处罚措施没有涵盖的情况，在《条例（草案）》第32条中，对擅自在遗址保护范围进行工程建设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行为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增设了“可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的处罚措施，同时增设了“擅自在遗址保护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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